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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是
電
視
佐
飯
的
人
，
一
來
是
習
慣
，
二

來
同
一
時
間
做
兩
樣
事
情
，
可
以
省
下
不
少
時

間
。
加
上
平
時
看
電
視
的
時
間
不
多
，
就
在
吃

飯
時
看
劇
聊
作
消
遣
。

近
月
，
我
將
晚
飯
時
間
由
晚
上
八
時
半
改

為
八
時
吃
。
八
時
半
才
吃
晚
飯
，
不
是
很
晚
嗎
？

對
，
的
確
是
很
晚
。
不
過
，
我
有
很
長
的
時
間
寧

願
晚
點
吃
飯
也
不
想
看
︽
愛
．
回
家
︾
。
我
不
明

白
為
何
︽
愛
︾
劇
曾
經
可
以
多
次
增
添
劇
數
。
我

不
是
不
給
它
機
會
，
但
當
我
每
次
看
它
時
，
節
目

內
容
都
是
環
繞
着
馬
家
所
有
家
人
都
說
不
回
家
吃

過
節
飯
，
但
到
頭
來
卻
因
不
同
的
感
召
而
全
都
回

家
陪
老
人
過
節
，
令
我
以
為
自
己
在
看
重
播
時
，

我
這
名
電
視
劇
精
便
被
迫
逃
亡
。
我
真
的
不
明
白

為
何
這
麼
無
聊
的
劇
情
竟
然
可
以
經
常
循
環
再

用
，
亦
不
了
解
為
何
有
些
要
角
的
演
技
這
麼
差
仍

可
以
每
天
出
鏡
。
我
確
實
因
為
此
劇
而
令
自
己
和

家
人
數
年
來
改
為
八
時
半
才
吃
晚
飯
。
連
我
這
名

電
視
劇
精
也
料
想
不
到
一
套
電
視
劇
竟
然
對
我
的

生
活
有
着
如
此
大
的
影
響
。

自
︽
八
時
入
席
︾
啟
播
後
，
謝
天
謝
地
，
我
從

此
可
以
改
為
八
時
吃
飯
，
也
可
以
早
睡
半
小
時

了
。
電
視
台
怎
麼
可
以
容
許
兩
齣
處
境
劇
的
水
準

有
着
天
淵
之
別
？
最
起
碼
的
是
，
︽
八
時
入
席
︾
絕
大
部
分

的
演
員
都
懂
得
演
戲
。
黎
耀
祥
、
毛
舜
筠
、
鍾
景
輝
等
好
戲

之
人
固
然
不
消
說
，
很
多
演
員
也
有
不
俗
的
表
現
，
看
得
出

大
家
都
努
力
揣
摩
角
色
，
並
非
只
是
圍
着
桌
子
吃
飯
聊
天
便

混
過
一
集
。

其
中
郭
少
芸
和
胡
渭
康
最
叫
我
眼
前
一
亮
。
坦
白
說
，
郭

少
芸
從
來
不
是
我
喜
歡
的
演
員
，
但
她
的
雲
飛
飛
卻
真
的
演

得
好
，
將
一
名
聰
明
伶
俐
，
看
透
人
心
，
事
事
早
着
先
機
，

智
算
在
握
的
商
場
女
子
演
繹
得
好
。
這
種
角
色
演
得
過
火
會

面
目
猙
獰
，
又
或
唯
恐
別
人
不
知
道
自
己
是
聰
明
人
；
演
得

太
低
調
則
沒
有
那
份
運
籌
帷
幄
、
神
機
妙
算
的
魅
力
。
這
次

郭
少
芸
將
角
色
拿
捏
準
確
，
臉
上
永
遠
掛
着
令
人
捉
摸
不
到

的
笑
容
使
雲
飛
飛
變
得
有
趣
味
。

若
我
沒
有
看
過
胡
渭
康
在
︽
火
線
下
的
江
湖
大
佬
︾
，
我

可
能
不
覺
得
他
演
招
偉
演
得
好
，
但
現
時
我
卻
差
點
不
相
信

虎
頭
鯊
和
招
偉
竟
然
是
由
同
一
名
演
員
飾
演
。
兩
個
角
色
絲

毫
不
相
像
，
要
呈
現
不
同
的
性
格
和
神
態
不
難
，
但
胡
渭
康

卻
能
連
氣
質
也
完
全
改
變
，
彷
彿
是
完
全
兩
個
人
似
的
，
這

才
是
演
技
。
香
港
很
多
演
員
只
能
演
與
自
己
氣
質
相
近
的
角

色
，
即
使
換
了
套
戲
服
，
在
另
一
個
場
景
演
出
，
他
還
是
自

己
。
我
不
是
崇
洋
之
人
，
但
外
國
卻
有
不
少
演
員
令
我
每
次

都
不
能
辨
認
他
們
出
來
。
我
很
高
興
香
港
又
多
了
一
名
能
變

化
氣
質
的
演
員
。

《八時入席》演員亮眼

又
走
了
一
位
。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凌
晨
，
北
京
人
藝

藝
術
家
蘇
民
在
睡
夢
中
辭
世
。
我
和
蘇
民
老
師
曾
經

都
是
人
藝
的
一
員
，
有
兩
件
事
記
得
最
清
楚
。
我
寫

︽
天
下
第
一
樓
︾
的
時
候
，
他
是
藝
術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
看
過
劇
本
，
他
熱
情
地
鼓
勵
我
：﹁
劇
本
寫
得

好
，
就
是
劇
名
不
夠
響
亮
，
請
作
家
再
想
想
。﹂
那
時
的

劇
名
叫
︽
客
上
樊
樓
︾
，
取
自
朱
熹
的
老
師
劉
子
翬
寫
的

一
首﹁
汴
京
紀
事﹂
詩﹁
憶
樊
樓﹂
。
劇
名
不
夠
好
，
其

實
是
中
心
主
題
還
不
清
晰
，
老
師
很
含
蓄
地
提
出
來
，
再

次
修
改
劇
本
，
劇
名
取
為
︽
天
下
第
一
樓
︾
，
他
說
改
得

好
。離

開
北
京
多
年
，
其
間
沒
有
怎
麼
見
過
蘇
民
老
師
，
但

他
飾
演
的
角
色
，
導
演
的
新
戲
我
都
知
道
，
他
不
但
培
養

了
宋
丹
丹
、
梁
冠
華
等
大
牌
演
員
，
還
為
人
藝
培
養
了
一

位
年
輕
導
演
唐
燁
。
那
一
年
，
他
和
唐
燁
聯
合
導
演
的
名

劇
︽
蔡
文
姬
︾
上
演
，
我
非
常
喜
歡
郭
沫
若
寫
的
這
部
戲
，
看
過
朱

琳
、
藍
天
野
和
蘇
民
參
與
演
出
的
老
版
，
聽
說
復
排
，
趕
回
北
京
看

戲
。
劇
場
中
間
休
息
時
，
他
聽
說
我
來
看
戲
，
特
別
從
後
台
來
到
休

息
室
，
久
不
見
他
，
他
還
是
那
麼
瀟
灑
挺
拔
，
謙
和
有
禮
，
他
握
着

我
的
手
，
神
情
懇
切
地
說
：﹁
北
京
人
藝
建
院
六
十
周
年
，
劇
院
要

做
十
件
大
事
隆
重
慶
祝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件
，
就
是
要
有
一
台
新

戲
演
出
，
劇
院
上
下
都
為
這
件
事
着
急
，
你
有
沒
有
演
過
的
劇
本
可

以
提
供
？﹂
老
師
真
是
仁
義
，
他
知
道
一
部
話
劇
本
的
產
生
是
一
個

繁
重
的
工
程
，
沒
有
一
開
口
就
說
讓
我
寫
。
我
說
，
我
寫
過
的
劇
本

內
地
演
出
權
都
為
劇
院
留
着
，
現
有
的
您
可
以
先
看
看
。
他
說
，
快

拿
來
。

我
去
到
蘇
民
老
師
的
家
，
一
棟
看
上
去
有
些
殘
舊
的
樓
房
，
兩
間

居
室
，
一
間
臥
室
一
間
書
房
，
房
中
堆
滿
書
。
孝
順
的
兒
子
曾
多
次

要
為
父
母
買
新
房
，
兩
老
都
拒
絕
。
和
老
師
相
談
甚
歡
，
他
送
給
我

他
的
新
書
，
師
母
為
我
斟
茶
，
還
張
羅
要
留
我
吃
飯
。
兩
位
老
人
祥

和
謙
遜
，
家
中
簡
僕
，
老
師
一
心
撲
在
戲
劇
上
，
別
無
所
求
，
兒
子

濮
存
昕
是
大
明
星
，
他
們
從
來
不
以
此
炫
耀
。
後
來
知
道
院
慶
的
劇

本
要
求﹁
北
京
、
現
代
、
原
創﹂
，
常
年
不
在
北
京
的
我
有
所
退

縮
。
蘇
民
老
師
依
舊
鼓
勵
支
持
我
，
唐
燁
導
演
認
真
熱
情
給
建
議
，

在
兩
位
的
促
成
下
，
我
完
成
了
北
京
人
藝
六
十
周
年
的
院
慶
劇
本

︽
甲
子
園
︾
。
這
件
事
是
蘇
民
老
師
最
早
起
意
，
卻
從
來
沒
聽
他
在

任
何
場
合
提
起
過
。

最
近
都
在
議
論
中
國
明
星
的
價
碼
，
蘇
民
老
師
一
生
飾
演
過
眾
多

角
色
，
為
中
國
戲
劇
窮
盡
畢
生
精
力
，
所
得
可
能
還
不
如
當
下
某
些

明
星
的
百
分
之
一
，
他
說﹁
這
一
生
圖
的
不
是
這
些﹂
。

中
國
人
說
，
天
上
一
顆
星
，
地
上
一
個
人
，
仰
頭
望
去
，
宇
宙
中

最
亮
的
那
些
星
中
，
一
定
有
我
不
捨
的
蘇
民
老
師
。

最亮的星

馬
來
西
亞
榴
槤
的
質
量
相
當
出
色
。
這
和
馬
來

西
亞
的
氣
候
、
風
向
、
土
壤
、
雨
季
配
合
面
很
有

關
係
。

中
國
人
最
為
勤
勞
，
採
納
了
精
耕
細
作
的
方

法
，
保
持
了
榴
槤
樹
高
產
量
，
成
為
了
種
植
榴
槤

的
高
手
。

榴
槤
樹
的
壽
命
大
約
有
一
百
年
。
五
十
歲
以
上
的
榴

槤
樹
，
如
果
管
理
得
好
，
所
結
出
來
的
榴
槤
又
大
又

甜
。
不
過
，
榴
槤
樹
結
果
之
後
，
本
身
的
養
分
大
量
流

失
，
必
須
好
好
補
充
養
分
，
讓
榴
槤
樹
處
在
強
壯
的
狀

態
，
所
以
施
肥
非
常
重
要
。

好
的
農
人
，
會
預
早
準
備
一
大
批
白
樹
葉
和
人
糞
，

加
上
一
點
催
谷
發
酵
的
物
質
，
準
備
好
了
肥
料
，
讓
榴

槤
樹
大
量
吸
收
營
養
，
明
年
就
會
結
更
多
的
果
實
。
一

般
來
說
，
愈
接
近
主
樹
幹
，
榴
槤
長
得
愈
大
，
到
了
樹

梢
的
末
段
，
榴
槤
就
會
長
得
細
小
，
甜
度
也
是
如
此
。

一
般
來
說
，
榴
槤
樹
不
要
長
得
太
高
，
最
好
是
橫
向
的

樹
枝
向
橫
發
展
，
樹
冠
的
覆
蓋
面
愈
大
愈
好
，
這
樣
有

利
提
升
結
果
的
數
量
，
強
壯
的
榴
槤
樹
，
可
以
結
出
一

百
五
十
到
二
百
個
榴
槤
。
從
五
月
份
一
路
結
果
到
八
月

中
旬
。

為
了
減
少
榴
槤
從
高
處
跌
下
來
，
果
殼
破
裂
造
成
損

失
。
農
民
一
般
會
攀
爬
到
了
樹
木
的
高
處
，
設
立
了
安

全
網
，
即
使
榴
槤
下
跌
，
也
會
被
安
全
網
所
接
着
，
不

會
跌
爛
。
這
麼
高
難
度
的
動
作
，
馬
來
西
亞
的
農
民
是

不
會
做
的
。

榴
槤
樹
都
種
在
六
百
公
尺
的
高
山
上
，
一
定
要
向
着
有
風
吹
來

的
一
面
，
讓
榴
槤
樹
可
以
經
常
吹
風
，
不
會
熱
死
。
更
重
要
的

是
，
結
果
之
前
，
半
夜
要
有
霧
水
，
早
上
向
着
東
方
，
要
有
太
陽

的
照
射
，
到
了
下
午
之
後
，
要
有
一
定
的
微
雨
，
到
了
開
花
的
時

候
，
絕
對
不
能
有
大
雨
滂
沱
，
因
為
雨
水
會
把
榴
槤
樹
的
花
朵
打

下
來
，
減
少
了
結
果
，
這
樣
就
會
造
成
榴
槤
減
產
。

開
花
後
，
要
求
有
一
段
時
間
的
晴
朗
的
天
氣
，
這
可
以
增
加
榴

槤
的
甜
度
。
榴
槤
對
土
壤
的
要
求
也
很
高
，
第
一
要
求
土
地
肥

沃
，
第
二
要
求
土
壤
比
較
結
實
，
吸
水
的
能
力
不
要
太
高
，
底
層

的
土
壤
要
求
有
排
水
能
力
。
吸
水
太
多
了
，
會
造
成
樹
根
部
的
腐

爛
，
樹
木
的
健
康
大
受
影
響
，
會
產
生
病
害
，
也
造
成
減
產
。

所
以
，
榴
槤
樹
通
常
要
種
植
在
斜
坡
上
，
下
雨
的
時
候
，
雨
水

會
沿
着
斜
坡
流
走
，
讓
土
壤
不
會
太
過
潮
濕
。
這
樣
榴
槤
會
長
得

又
甜
又
香
。

榴槤美味的秘密

出
外
旅
遊
還
要
吃
中
國
菜
？

初
聽
簡
直
匪
夷
所
思
。

旅
行
目
的
人
人
不
盡
相
同
。

我
愛
淡
入
異
國
人
間
，
感
受
與
平
常
不
一
樣
的
衣
、
食
、
住
、

行
。

全
世
界
人
民
都
逐
步
全
球
化
，
衣
服
、
飲
食
、
作
息
、
設
計
過
猶
不

及
，
漸
失
個
性
。
舊
時
遊
馬
來
西
亞
、
印
尼
、
新
加
坡
，
大
可
穿
一
件
裇

衫
或
T
恤
加
上
不
過
一
塊
布
製
成
的sarong

，
不
論
種
族
、
當
地
人
下
班

如
是
穿
，
不
少
馬
來
人
、
印
巴
人
整
天
的
衣
裝
都
按
傳
統
，
既
獨
特
又
鮮

明
，
單
單
這
串
流
動
風
景
，
已
非
常
浪
漫
。

當
年
遊
北
非
及
中
東
，
傳
統
衣
着
風
中
飄
揚
的
長
袍
吸
引
無
限
，
入
鄉

隨
俗
我
亦
長
袍
一
度
尤
其
在
摩
洛
哥
，
面
向
北
非
西
岸
大
西
洋
，
海
風
習

習
，
衣
裳
納
風
吹
起
如
風
箏
，
近
黃
昏
風
猛
尤
其
爽
。

比
較
幸
運
，
當
大
家
都
擁
向
美
式
快
餐
，
漢
堡
包
薯
條
大
瓶
大
瓶
可

樂
，
還
有
不
少
人
認
定﹁
媽
媽
廚
房﹂
滋
味
至
傳
神
，
好
些
飲
食
文
化
仍

被
保
留
。
也
需
留
神
，
不
少
家
庭
漸
失﹁
煮
婦﹂
，
幾
乎
全
民
職
業
女

性
，﹁
媽
媽
廚
房﹂
這
回
物
事
也
亦
漸
失
意
義
。

老
老
實
實
，
兩
岸
三
地
人
都
嚮
往
不
已
的
曼
谷
再
非
我
的
那
杯
茶
，
曾

經
周
末
都
飛
去
吃
兩
頓
精
彩
泰
菜
，
跳
一
夜
汗
流
不
止
熱
舞
，
安
坐
東
方

酒
店
︵
當
時O

rientalH
otel

仍
未
與
香
港
文
華
酒
店
合
併
改
名
文
華
東

方
︶
湄
南
河
畔
露
天V

eranda

望
面
前
了
無
高
樓
大
廈
天
際
日
落
至
南
夜

星
空
閃
爍
…
…
今
天
河
一
樣
的
寬
，
文
華
東
方
同
樣
舒
坦
，
還
是
曼
谷
著

名
傳
統
地
標
。

可
惜
放
眼
望
去
，
一
座
一
座
摩
天
大
樓
賽
比
高
，
昔
日
風
情
漸
散
，
情

尋
泰
夢
，
寧
選
北
部
山
區
，
南
部
海
島
。

今
日
曼
谷
抱
擁
不
少
世
上
馳
名
優
異
餐
廳
，
單
單
為
嚐
美
食
已
值
回
票

價
。
心
有
所
屬
，
愛
上
舊
城
區
靠
近H

ua
Lam

Phong

火
車
站
與W

atT
raim
it

並

W
at
M
angkon

佛
寺
之
間
的
老
唐
人
街
。
華
人
在
暹
羅
早
已
融
入
成
為
民
族
一
部

分
，
難
切
割
難
分
辨
，
唯
有
走
入
唐
人
老
區
，
悠
然
自
得
喝
杯
道
地
香
濃
咖
啡
，
吃

一
碟
潮
州
滷
水
豬
髀
飯
，
聽
老
街
坊
一
面
讀
着
華
文
或
泰
文
報
章
，
以
潮
州
話
交

談
，
既
真
實
又
虛
幻
，
不
似
屬
於
這
方
水
土
卻
又
百
分
百
原
鄉
情
濃
，
久
住
他
鄉
是

吾
鄉
的
情
緒
散

發
，
縱
使
筆
者

並
非
潮
汕
人
士

也
感
受
到
前
人

飄
洋
過
海
的

D
N
A

在
溫
柔
滋

生
，
趁
唐
人
街

未
大
變
，
每
次

到
曼
谷
，
必
來

享
受
！ 悠然自得曼谷唐人街

又
到
九
月
了
，
這
幾
年
的
九

月
，
很
多
明
年
以
後
的
算
命
書
籍

就
已
推
出
，
不
知
今
年
是
否
如
往

年
樣
，
搶
先
推
出
？
命
相
書
之
所

以
暢
銷
，
想
來
是
人
人
都
想
對
來

年
自
己
的
命
運
如
何
來
個
尋
根
問
底
，

但
尋
問
的
結
果
如
何
？
有
幾
分
準
的
？

有
統
計
數
字
可
以
列
出
嗎
？
這
個
準
不

準
的
根
由
，
卻
未
見
有
人
尋
問
。

這
算
命
的
根
由
，
來
自
哪
裡
？
最
近

在
一
本
書
中
看
到
這
樣
的
話
：﹁
︽
易

經
︾
從
人
們
生
活
經
常
接
觸
的
自
然
界

中
，
選
取
了
八
種
東
西
作
為
說
明
世
界

上
其
他
更
多
東
西
的
根
源
。
它
們
是

天
、
地
、
雷
、
風
、
水
、
火
、
山
、

澤
，
這
八
種
東
西
，
分
別
用
八
種
符
號

來
作
代
表
，
又
名﹃
八
卦﹄
…
…
但
是

︽
易
經
︾
這
種
辯
證
法
思
想
有
它
的
基

本
弱
點
，
那
就
是
神
秘
地
、
抽
象
地
脫

離
了
具
體
條
件
單
講
變
化
。
結
果
變
成

人
們
無
法
駕
馭
的
神
秘
力
量
。
人
們
不
能
自
己
掌

握
自
己
的
命
運
，
而
要
靠
求
神
問
卜
，
最
後
仍
然

跳
不
出
神
學
的
圈
子
。﹂

這
段
文
字
引
自
余
紫
榴
著
的
︽
龍
的
根
︱
︱
中

國
史
話
五
千
年
︾
，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
分
為
四

大
類
別
：
民
族
的
根
源
、
中
國
歷
代
政
治
人
物
、

中
國
學
術
思
想
與
文
化
、
中
國
科
技
與
社
會
經
濟

發
展
，
以
短
小
精
湛
的
記
述
，
為
讀
者
訴
說
五
千

年
來
中
國
的
各
種
根
源
，
是
一
本
尋
求
根
由
來
源

的
好
書
，
比
如
中
秋
節
快
到
了
，
你
心
中
會
自
然

浮
起﹁
明
月
幾
時
有
，
把
酒
問
青
天﹂
的
詞
句

嗎
？
想
了
解
作
詞
者
蘇
軾
在
中
國
詞
壇
有
哪
些
貢

獻
嗎
？
或
者
浮
現
在
腦
海
的
是﹁
床
前
明
月
光
，

疑
是
地
上
霜﹂
？
那
麼
想
對
李
白
有
多
些
了
解

嗎
？
︽
龍
的
根
︾
都
有
述
說
。

現
代
是
資
訊
火
速
的
時
代
，
人
人
對
資
訊
用
後

即
丟
，
從
不
追
尋
根
由
，
這
表
示
很
多
事
情
都
是

在
一
知
半
解
和
未
明
真
相
下
就
作
了
結
，
導
致
社

會
浮
現
的
，
是
急
躁
盲
動
的
風
氣
。
︽
孫
子
兵

法
︾
說
：﹁
知
己
知
彼
，
百
戰
不
怠
。﹂
作
為
中

國
人
，
何
不
先
尋
尋
根
，
多
了
解
自
己
的
文
化
？

作
為
現
代
人
，
何
不
對
發
展
中
的
事
情
尋
尋
根
，

追
問
一
下
根
由
怎
麼
來
的
？

尋根

人在世上走，欺詐須防守，中國這麼大，騙子
時時有。多年以來，各式各樣的騙子和騙局，氾
濫城鄉，發展到觸目皆是的程度，傳佈到生活的
方方面面。小到街頭掉包、湖邊擺卦、短信敲
詐，大到公司弄虛、行業造假、戰略謊言，可謂
五花八門，品種齊全，各有花招奇術。
就在這個夏天，就在8月，即將踏入大學的18

歲山東女孩徐玉玉，和已在大學讀書的二年級學
生宋振寧，遭遇電信詐騙後，又氣又急，導致心
臟驟停，不幸離世。青澀學子跌落陷阱，狠心騙
子辣手摧花。消息震驚了全國，高層發雷霆之
怒，警方聯手出動，天網恢恢，很快將嫌犯抓捕
到案。
稍有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像這樣的騙子和騙
局，全國每天都有，每天都在發生，甚至每分每
秒都在電信和網絡中活躍着。在任何一座城市，
在隨便一個街頭，你去問問路人，誰沒有接到過
騙子打來的電話？誰沒有收到過有詐騙企圖的短
信？誰沒有在網上看到過類似「你中獎了」的信
息呢？實話說，至少從7年前開始，為了不讓騙
子打擾我的睡眠，每晚11點以後，我一定要關掉
手機，才敢上床的。
半月前，在我居住的城市，山西籍務工人員姜
傑微信聊天時，忽聞香氣飄來，一年輕女子說想
與他交友並約見。姜看照片上的她眉目傳情，相
貌可人，不禁心旌搖動，於是商定在KTV見面。
半小時後，姜見到了女網友，果然身材高挑，楚
楚動人，自稱亭亭。兩人在包房坐下，有服務生

送來零食和果盤，一切都溫情脈脈。姜正癡想着
今夜撞上了桃花運，亭亭一句話把他澆醒了：
「大哥，您先把賬結了吧，一共2,200元。」
「什麼？這點東西就要2,200塊，太貴了吧！」
姜頓感不妙，亭亭不緊不慢，細細給他算起賬
來：「您看，服務費 600，水果 200……一共
2,300，收2,200還是打了折呢！」
姜自然不願就範，起身欲走，才到門口，兩個

男人推門而入，將他摁回到座位上，「第一次出
來玩，不懂規矩啊？」一番威脅下，姜想破財免
災吧，將微信錢包裡的2,200塊轉給了對方。
本以為能脫身了，沒想到人家得寸進尺，說酒
水及包間費也要一併支付，還要再掏2,500元。無
奈，姜表示要到外面取錢，對方不允，而是將一
台移動POS機推到了面前：「我們提供刷卡服
務」。姜遲疑着，一彪形大漢進來對他厲聲呵
斥。幾句狠話一撂，姜嚇得不輕，亭亭這時說：
「包房時間快到了，費用380元，如不趕緊付
款，還得多掏錢。」姜只好刷卡付賬。
這才被放行，姜戰戰兢兢下了樓。回到住處，

愈想愈不對勁，忙到派出所報案。民警迅速出
擊，一舉抓獲6名男女嫌犯。
還是在5年前，一天與朋友相聚，看他面容憔

悴，神情緊張，我問緣故。他說剛應邀去了趟廣
西，住在南寧一公寓，主人熱情好客，一日三餐
美食相待，還帶他遊山玩水，觀賞市容。一天又
讓他聽講座，關於投資理財的，他已在股市摔打
多年，有一搭沒一搭聽着。第二天，主人開始勸

他加入一投資活動，自己出資2萬，回家後發展
十個組員，每人出資3萬，半年後他將賺到50萬
元。
他恍然大悟，這不就是新聞中常提到的傳銷

嗎？對方只說邀請他來遊玩，不想是設套讓他往
裡鑽呀。他忙推辭，說自己身上沒帶許多錢，對
方說銀行卡、信用卡也行，他說出門前忘了拿。
當天晚上，一男一女來到他的房間，又是利誘，
又是色惑，又是威脅，好不容易覓到一空隙，他
趕緊溜出公寓，打車到火車站，買了一張票，逃
回北方。
今年6月，我一同事接到其弟電話，說咱爸媽

家出事了，他忙趕過去。他父母都80多歲了，腿
腳不便，耳朵也幾乎聽不見了，老兩口念叨了半
天，還有弟弟弟媳在旁補敘，他才弄清了原委。
大約半月前，有三四個人來到家裡，問候一番
後，其中一人拿出一種東西，說是自來水清潔
器，還給安裝上，幾天後他們又來了，讓老人拿
出兩萬元錢，說未來幾年他們保證老人用水乾
淨、安全，會隨時上門檢查維修清潔器，每次還
將帶來禮品。兩位老人被甜言蜜語哄得發蒙，乖
乖交錢。3天後，他們又來了，又讓老人拿5萬
元，說是參加一投資活動，幾天後就返還，有很
高的利息，並叮囑老人不要把此事告訴兒女。這
中間，我同事和弟弟都回家探望過老人，可老人
閉口不提這事。那些人慾壑難填，一天又來要
錢，可憐老人對他們的話信以為真，蹣跚着去銀
行取了錢，先後交付他們19萬元，直到被我同事
的弟弟弟媳發現。趕緊到派出所報案，警察說近
來轄區騙子猖獗，已收到類似報案十幾起，務必
小心。許久以來，有騙子專打老人的主意。因為
不少城市老人退休在家，身邊無兒女陪伴，生活
寂寞，又關注身體健康，希望長壽。這些年不斷

有各種健康講座巡迴舉辦，退休老人們熱心追
隨，認真傾聽。講座之後，照例現場售賣衛生保
健產品。不少老人每次都帶回一些藥劑和營養滋
補品，有的包裝還很精美，一問都是花了高價
的，其中多數藥劑和營養品屬假冒偽劣。
泱泱大國，十幾億人口，出現幾個騙子不奇

怪，可騙子遍地和騙局叢生，就不正常了。這說
明一些人只看重金錢，只受物慾驅使，信仰缺
失，道德崩塌，毫無善良和惻隱之心。據央視報
道，在廣西，有些鄉村整個村子的人都以行騙為
生，各種騙術層出不窮，形成產業，形成規模，
男女老幼齊上陣，產研供銷一體化。有人靠騙術
致富了，許多人用騙來的錢蓋房購車，娶妻生
子。在這樣的村莊，如果你不加入這個產業，還
真沒活路了呢。有時警方開着警車來抓案犯，整
個村莊都來阻攔和圍堵。
追根尋源，我們會看到，受制於人口、資源、

地理、政策等原因，各地發展極不平衡，在廣大
的中西部地區，明顯的城鄉區別和貧富差距，使
一些人產生了鋌而走險、非法致富的衝動，以補
償心中的被剝奪感。大量調查和數據也說明，這
些年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分配出現了偏差，權力和
資本將大多獲利豐厚的行業與領域佔領瓜分，剩
下的部分競爭過於激烈，市場進入台階還逐年抬
高，致使不少人依靠正常的經營活動已無法致
富，無法滿足對金錢的渴望，甚至無法跟上社會
的節奏，過上平均收入水平的生活。這刺激一些
人把精力智力投入於欺騙敲詐，遂有當今騙子瘋
長、無孔不入之現象。據估算，全國每年被騙取
的金額超過3,000億元。
騙子這麼多，如何來防守？方法很簡單，切記

「世上沒有免費的午餐」和「天上不會掉餡
餅」，大半騙子與騙局，均可及時識破。

江湖騙子何其多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眾
說
紛
紜
談
膠
，
我
就
從
日
常
生
活

看
憤
怒
膠
。

膠
着
了
憤
怒
情
緒
的
人
，
比
比
皆

是
。
但
憤
怒
儘
管
是
無
分
國
籍
、
年

齡
、
職
業
、
膚
色
與
性
別
；
有
些
表
現

是
沒
有
幾
分
力
也
不
着
跡
的
；
不
知
不
覺
才

恐
怖
。
殺
傷
力
不
是
看
表
面
的
程
度
。
有
些

憤
怒
形
於
聲
色
，
但
只
是
虛
火
，
有
時
叫
着

吼
着
也
會
笑
的
，
給
自
己
和
人
家
都
看
穿

了
。我

們
最
着
力
的
情
緒
是
憤
怒
，
怒
得
聲
嘶

力
竭
，
然
後
代
入
了
角
色
，
不
辨
真
假
。
憤

怒
給
我
們
假
的
力
量
，
告
訴
自
己
有
權
力
，

有
勇
氣
，
且
是
為
真
理
而
怒
，
理
想
當
然
。

平
常
小
人
物
，
經
常
給
人
矮
化
，
憤
怒
便
是

因
為
自
我
︵ego

︶
出
了
問
題
，
因
而
七
情
六

慾
。
即
使
如
此
，
不
同
性
別
和
年
齡
便
各
有
版
本
。
過

去
的
女
人
有
被﹁
拋
棄﹂
情
意
結
，
以
怨
恨
取
代
忿
忿

不
平
，
不
是
像
鳳
凰
女
哭
爆
舞
台
，
便
是
發
表
怨
言
報

告
，
永
沒
休
止
。

說
些
男
女
憤
怒
的
版
本
典
型
。
一
位
仁
兄
這
天
在
村

口
，
被
人
指
泊
車
過
了
位
，
鄰
居
請
他
泊
開
一
點
。
仁

兄
怒
火
中
燒
，
說
自
己
從
未
犯
錯
，
是
另
一
鄰
居
泊
得

不
好
，
不
應
是
他
移
的
位
，
竟
然
請
來
人
泊
出
村
口
。

鄰
人
很
聰
明
，
跟
他
說
些
別
的
事
情
，
還
讚
他
種
植
技

術
高
，
改
天
要
來
請
教
。
自
此
以
後
，
憤
怒
的
人
便
乖

乖
的
泊
好
位
置
，
並
笑
臉
迎
人
，
相
安
無
事
。
此
事
說

出
了
道
理
：
別
死
執
着
別
人
的
錯
處
，
或
咬
住
不
放
，

叫
人
無
地
自
容
。
息
事
寧
人
，
有
效
。

指
控
他
人
的
女
性
版
本
，
典
型
是
怨
恨
。
某
公
共
房

屋
管
理
處
每
天
都
收
到
一
個
女
人
的
來
信
，
控
告
某
座

某
單
位
的
男
住
客
在
內
地
娶
妻
生
子
，
沒
有
回
港
，
應

要
立
即
收
回
房
屋
。
問
題
不
在
是
否
虛
報
，
而
是
她
膠

着
了
的
怨
恨
，
深
厚
得
令
她
不
能
自
己
，
煩
人
自
擾
。

實
情
是
這
位
前
妻
痛
恨
負
心
人
，
寄
望
房
署
替
她
報

仇
。
那
負
心
漢
出
現
了
，
對
控
訴
不
屑
一
顧
。

有
些
人
不
怒
而
威
，
威
力
更
大
。
航
機
上
，
縱
壞
的

小
孩
哭
叫
不
停
，
要
母
親
給
糖
吃
。
旁
邊
的
乘
客
敢
怒

不
敢
言
。
坐
在
後
頭
的
趁
那
母
親
離
座
，
立
刻
把
臉
孔

湊
到
頑
童
的
面
前
三
吋
，
定
定
地
瞪
着
他
。
那
小
孩
立

刻
怔
住
，
安
靜
了
三
粒
鐘
。

憤怒膠

文 匯 副 刊

何冀平

雙城雙城
記記

鄧達智

此山此山
中中

興 國

隨想隨想
國國

文潔華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范 舉

古今古今
談談

小 蝶

演藝演藝
蝶影蝶影

■曼谷唐人街民眾生活悠然自得。
作者提供


